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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尚
的
價
格
和
價
值

無
論
是
誰
，
當
他
把
生
活
理
念
變
成
生
活
方
式
並
進
而
形
成
生
活
形
態
時
，
都
無
法
離
開
物
質

的
支
撐
。
到
高
檔
購
物
中
心
消
費
固
然
得
花
大
價
錢
，
但
到
五
花
八
門
的
﹁外
貿
店
﹂
淘
貨
，
怕
是

也
無
法
做
到
分
文
不
出
吧
！
﹁錢
不
是
萬
能
的
，
沒
錢
是
萬
萬
不
能
的
。
﹂
我
以
為
，
那
些
追
逐
時

尚
、
引
領
消
費
潮
流
的
少
男
少
女
、
白
領
金
領
，
對
這
句
話
的
理
解
一
定
尤
為
深
刻
。
所
以
，
請
允

許
我
說
一
句
多
少
有
點
兒
俗
氣
的
話
：
時
尚
有
價
格
，
追
逐
時
尚
需
要
花
錢
。

但
我
同
時
還
想
強
調
的
是
，
在
時
尚
的
價
格
和
時
尚
的
價
值
這
二
者
之
間
，
不
能
簡
單
地
劃
上

等
號
。
要
知
道
，
健
康
的
時
尚
理
應
展
示
先
進
的
生
活
理
念
，
背
離
了
這
一
點
，

即
使
披
金
掛
銀
，
也
會
被
有
識
者
嗤
之
以
鼻
。
譬
如
穿
着
價
格
昂
貴
的
皮
草
，
在

環
保
理
念
日
益
深
入
人
心
的
今
天
，
還
有
多
少
人
會
對
這
樣
的
生
活
方
式
趨
之
若

鶩
呢
？在

我
們
的
社
會
裡
，
價
廉
物
美
的
時
尚
和
花
錢
較
多
的
時
尚
都
應
該
有
存
身

的
空
間
，
關
鍵
是
消
費
者
要
根
據
自
己
的
經
濟
實
力
量
入
為
出
。
不
應
該
簡
單
地

把
對
高
端
商
品
的
消
費
統
統
視
為
奢
靡
。

既
然
社
會
有
貧
富
之
分
，
那
就
得
為
有
錢
人
從
荷
包
裡
向
外
掏
錢
創
造
條
件

︱
︱
當
然
，
同
時
更
應
該
為
相
對
貧
窮
的
消
費
者
的
時
尚
追
求
創
造
條
件
。
以
上

兩
方
面
的
事
做
好
了
，
不
就
是
為
拉
動
內
需
、
加
快
經
濟
發
展
做
出
了
貢
獻
嗎
？

一
個
人
，
應
該
有
能
力
去
實
現
那
種
低
價
位
、
高
價
值
的

時
尚
，
也
完
全
有
理
由
去
追
求
那
種
高
價
位
、
高
價
值
的
時
尚

。
把
希
望
變
成
現
實
的
追
求
過
程
儘
管
艱
辛
，
卻
也
充
滿
歡
樂

。
請
相
信
，
只
要
堅
持
不
懈
地
努
力
，
﹁麵
包
會
有
的
，
牛
奶

也
會
有
的
！
﹂

人
類
應
該
是
地
球
上
最
不
安
分
、
最
求
新
求
變
的
一
種
動

物
。
當
然
，
支
撐
着
人
類
成
為
求
新
求
變
之
最
的
，
是
這
個
生

物
群
體
出
類
拔
萃
的
思
考
能
力
和
創
造
能
力
。

時
髦
和
時
尚

於
是
，
在
人
類
的
詞
典
裡
，
就
有
了
時
髦
和
時
尚
這
樣
的
詞
彙
。
時
髦
和
時

尚
儘
管
只
有
一
字
之
差
，
但
所
包
含
的
，
卻
是
既
有
聯
繫
、
更
有
不
同
的
內
容
。

辭
書
上
講
，
時
髦
是
指
人
的
裝
飾
衣
着
或
其
他
生
活
方
式
入
時
；
而
時
尚
，
則
是

指
當
時
的
風
尚
。
如
此
看
來
，
時
髦
是
一
種
外
在
的
東
西
，
所
具
備
的
多
是
符
號

功
能
；
而
時
尚
，
則
是
有
着
較
為
豐
富
而
深
刻
內
涵
、
符
合
天
理
人
心
的
一
種
生

活
境
界
和
生
活
追
求
。
我
從
來
不
輕
視
（
更
不
會
去
敵
視
）
那
些
時
髦
的
追
求
者

，
因
為
，
他
們
求
新
求
變
的
種
種
嘗
試
，
為
人
類
生
活
朝
着
豐
富
多
彩
的
方
向
發

展
變
化
做
出
了
貢
獻
。
但
是
，
時
髦
中
的
很
多
東
西
，
常
常
是
短
暫
的
過
眼
煙
雲
，
隨
時
會
被
淘
汰

；
不
過
，
也
有
一
些
最
初
以
時
髦
形
態
出
現
的
東
西
，
最
終
能
修
成
正
果
，
成
為
一
個
時
代
人
心
所

向
的
時
尚
。

我
更
不
反
對
市
場
上
有
奢
侈
品
，
總
得
讓
那
些
錢
多
得
一
塌
糊
塗
的
人
有
大
把
花
錢
消
費
的
機

會
嘛
！
更
何
況
高
稅
率
的
奢
侈
品
消
費
，
也
是
實
現
社
會
公
平
的
途
徑
之
一
。
但
必
須
強
調
指
出
的

是
，
奢
侈
品
只
是
時
髦
而
絕
非
時
尚
。
具
體
來
說
，
開
大
排
量
的
豪
華
房
車
是
時
髦
，
而
開
小
排
量

的
兩
廂
房
車
則
是
時
尚
。
因
為
，
後
一
種
消
費
行
為
符
合
天
理
人
心
，
代
表
着
先
進
文
化
的
發
展
方

向
！

我和朋友去美
國旅遊。當我們到
達南方一個小鎮，
還沒來得及觀光，
朋友患了急性闌尾
炎。我急忙把他送
進了鎮上醫院。

醫院了解我們是外國遊客後，知道沒
有任何保險，盡量減少住院程序。

很快，朋友被推上了手術台。主刀的
醫生是個猶太人，叫比爾。

按照中國大陸的慣例，醫生進手術室
前，應該 「意思意思」的。我專門找到了
比爾醫生，東拉西扯地問了一些情況。比
爾醫生很不高興，認為我不信任他，趁此
機會，我掏出了裝有五百美元的信封，悄
悄塞給了比爾醫生，請他在給朋友的手術
中高抬貴手。比爾醫生嚇了一跳，打開信
封，見是鈔票，勃然大怒，說我侮辱了他
，卻把信封揣進了懷裡。

我討了個沒趣，心裡忐忑，朋友肯定
要遭罪了。可我轉念一想，也許不會，比
爾不是收我的錢了嗎？他有可能是假正經
，愛錢還裝廉潔嚇唬人。我在休息室，坐
立不安，胡思亂想。不一會兒，一醫生模
樣的人，把我帶到了院長辦公室。

我到了院長辦公室，早有四五個人坐
在那兒等我了。他們的面前放着我剛才送

給比爾醫生的信封。一大鬍子示意我坐下，手裡舉着信封問
我： 「先生，這是您送給比爾醫生的嗎？」我心裡直犯嘀咕
，這個比爾，收錢就收錢，還這麼大張旗鼓地張揚幹什麼。
我點點頭。大鬍子繼續問道： 「先生，您送錢給比爾醫生是
什麼意圖呢？」我說我想比爾醫生給朋友好好的做手術，少
讓朋友受點痛苦。大鬍子吃驚地看着，很不理解我的想法。
大鬍子說： 「先生，您這樣做，需要您去一趟警察局。」我
一聽慌了，在國內，我都不願跟警察打交道，何況是在美
國。

我慌忙說，我們是來美國旅遊的，是規規矩矩的遊客，
進入美國國境十來天，並沒有做什麼出格的事。更何況，我
的朋友躺在手術台上，等一會兒還需要我的照顧。大鬍子見
我慌亂的樣子，說不要緊的，只要我去警察局解釋清楚，不
會有什麼麻煩。至於我的朋友，醫院自然有責任照顧他，請
放心。然後，他給警察局打了電話。

過了幾分鐘，一輛警車開來，兩個警察帶走了我。臨出
門，大鬍子和警察說了幾句，把信封交給了他們。在警察局
，警察詳細調查了我塞錢給比爾醫生的全過程，並記錄在案
。之後，警察拿着卷宗，說是找上司商量商量。半個小時後
，辦案警察說： 「先生，根據整個事件的過程來看，您有行
賄腐蝕醫生的嫌疑，但您初次到敝國，不了解敝國國情，可
以原諒，但必須在警察局學習十五天。」我急了，說朋友躺
在醫院需要人照顧，我在警察局學習，朋友怎麼辦。警察沒
有理會，開出了學習時間。

於是，我去警察局學習時，順路去醫院看望朋友。朋友
倒是蠻高興，稱讚美國醫院就是不錯，對病人照顧無微不至
，他都有點不想出院了。我去警察局學習的事，不好意思告
訴他，每天都找理由搪塞。朋友呢，似乎沒覺察我有什麼不
對。

在警察局學習，我的生活過得豐富多彩。警察局派了一
位警察專門陪着我，不懂的可以請教他。我先閱讀他事先挑
選出來的美國法律條款，看一部有關法律的錄像，參與網上
的虛擬法庭，還有法律課堂，學員只有我一個。中間休息半
個小時，可以喝喝咖啡看看報紙，也可打打台球什麼的。陪
我的警察是個小伙子，對中國很嚮往，老纏着我講中國歷史
，好像我們是老朋友。他說我開闊了他的視野，給了他一個
清晰的中國。為了感謝我，他帶着我逛遍了整個小鎮。

十五天過後，我在警察局的學習結束了，朋友也可以出
院了。

朋友出院時，比爾醫生親自送他。我見到他，很不好意
思，他卻很大方地和我握手道別。回到旅館，我算了算我學
習的時間，竟和朋友的住院的時間完全脗合。這，難道也是
美國人所謂的人文關懷？思前想後，我莫名感動。

羅
伯
特
．
勃
萊
（
一
九
二
六
︱
︱
）
，
資
料
上
是
這
樣
介
紹
的
：
美
國
上

世
紀
六
、
七
十
年
代
﹁新
超
現
實
主
義
﹂
（
又
稱
為
﹁深
度
意
象
詩
派
﹂
）
的

主
要
推
動
者
和
代
表
性
詩
人
。
定
居
於
明
尼
蘇
達
州
的
一
個
農
場
，
主
要
靠
詩

歌
朗
誦
和
翻
譯
謀
生
，
迄
今
已
出
版
了
十
多
部
詩
集
（
其
中
《
身
體
周
圍
的
光

》
首
獲
美
國
全
國
圖
書
獎
）
，
三
十
多
本
譯
詩
集
，
其
中
包
括
我
國
古
代
大
詩

人
陶
淵
明
和
白
居
易
的
作
品
。

關
於
他
著
名
的
詩
歌
朗
誦
，
也
有
一
些
逸
聞
，
譬
如
他
在
美
國
一
個
倉
庫

裡
朗
誦
得
正
興
高
采
烈
時
，
一
個
不
識
時
務
的
人
居
然
當
着
他
的
面
大
搖
大
擺
地
走
了
出
去
。
他
不

禁
怒
從
心
起
，
朝
那
人
喊
道
：
﹁當
你
走
出
大
門
，
世
界
就
不
是
你
想
像
的
那
樣
﹂
。
結
果
這
句
話

被
當
作
一
個
經
典
名
言
在
各
處
被
引
用
。

羅
伯
特
．
勃
萊
在
中
國
引
起
注
意
，
是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
主
要
是
中
國
當
時
的
詩
壇
莫
衷
一

是
，
口
語
詩
亂
飛
，
毫
無
節
奏
可
言
又
不
知
所
云
的
半
文
不
白
的
詩
蠢
蠢
欲
動
，
更
主
要
的
是
，
著

名
的
朦
朧
詩
在
部
分
模
仿
者
身
上
打
上
深
深
的
烙
印
，
不
可
擺
脫
。
而
羅
伯
特
．
勃
萊
的
詩
歌
的
引

進
，
可
謂
恰
逢
其
時
。
因
為
他
的
詩
句
乾
淨
、
清
新
又
警
醒
。
譬
如
他
最
初
的
一
首
詩
的
結
尾
，
讓

我
不
禁
對
其
刮
目
相
看
。
他
說
：
﹁想
到
了
印
度
，
財
富
不
過
是
人
少
而
已
﹂
。
那
麼
的
從
容
不
迫

，
那
麼
的
不
動
聲
色
，
意
思
又
是
那
麼
的
明
晰
。
我
相
信
當
時
很
多
人
對
此
都
引
起
共
鳴
。
例
如
上

海
的
詩
人
王
寅
當
時
就
寫
過
一
首
詩
，
題
目
就
叫
《
與
勃
萊
一
夕
談
》
。

對
於
我
來
說
，
勃
萊
的
語
言
風
格
也
是
一
帖
良
藥
。
也
許
就
是
從
那
時
開
始
我
注
意
了
節
奏
的

掌
控
。
而
在
語
言
上
也
盡
量
做
到
乾
淨
。
這
是
對
付
當
時
流
行
的
詩
風
的
一
個
辦
法
。
當
然
不
是
唯

一
的
辦
法
。
譬
如
我
們
這
代
詩
人
對
埃
利
蒂
斯
、
阿
蘭
．
羅
伯
︱
格
里
耶
的
語
言
也
是
很
有
研
究
的

，
目
的
就
是
尋
找
屬
於
我
們
自
己
的
詩
風
。
我
們
也
沒
有
放
過
李
白
、
李
商
隱
，
因
為
我
們
明
白
，

傳
統
是
繞
不
過
去
的
，
所
有
這
些
都
是
必
須
的
。
應
該
自
嘲
一
下
，
當
我
對
埃
利
蒂
斯
明
亮
的
嚮
往

和
對
李
商
隱
的
詩
風
的
不
可
自
拔
發
生
在
同
一
時
間
時
，
我
的
努
力
化
為
烏
有
。

好
像
是
在
九
十
年
代
，
杭
州
的
詩
人
蔡
天
新
在
美
國
會
見
了
勃
萊
，
他
給
我
寄
來
當
時
他
拍
的

一
張
勃
萊
手
持
一
把
三
弦
琴
的
照
片
，
那
時
的
勃
萊
已
是
滿
頭
白
髮
，
像
一
頭
老
雄
獅
。
據
此
我
想

像
這
位
鬥
士
年
輕
時
怎
樣
在
反
戰
集
會
上
朗
誦
他
的
反
對
越
戰
的
詩
歌
的
。
他
的
反
越
戰
的
詩
寫
得

好
極
了
，
全
是
反
諷
，
可
惜
我
現
在
手
頭
上
沒
有
。

我
想
我
們
當
時
讀
到
的
他
的
最
初
的
詩
歌
有
以
下
這
一
首
，
也
許
不
傑
出
，
但
很
耐
讀
：

反
對
英
國
人
之
詩

風
穿
樹
林
而
來
，
像
暮
色
裡
騎
白
馬
奔
馳
，
是
為
了
國
家
打
仗
，
打
英
國
人
。
我
不
知
道
華
盛

頓
是
否
聽
樹
的
聲
音
。
整
個
早
晨
我
坐
在
深
草
裡
，
草
長
得
能
遮
住
我
的
眼
睛
。
我
從
樹
下
抬
頭
，

聽
樹
葉
裡
的
風
聲
。
突
然
我
發
現
還
有
風
穿
過
深
草
而
來
。
宮
殿
，
遊
艇
，
靜
悄
悄
的
白
色
建
築
，

涼
爽
的
房
間
裡
，
大
理
石
桌
上
有
冷
飲
。
貧
窮
而
聽
着
風
聲
也
是
好
的
。

下班從菜場過，一魚攤
後的攤主喊住我： 「哎師傅
，還有斤把鯽魚可要？」我
瞥了一眼： 「哦，這麼小，
都是下腳貨啊。」 「收攤了
收攤了，下腳貨價錢也便宜

哎。」價錢真便宜，平時的三分之一。忽然想起
家裡有母親叫人順帶來的鹹菜，當時還犯愁說這
鹹菜怎麼吃，現在不正好，鹹菜燒小魚。於是就
倒了魚攤的簍子。

鹹菜燒小魚，那是小時候冬天的最愛了。我
的祖父是弄魚的高手，釣、叉、網，樣樣在行。
冬天魚都沉到河底去了，釣不到叉不到，只有用

淌網去淌。淌網的形狀像簸箕，用一根竹竿撐着
在河裡淌魚。不過這種小淌網是淌不到大魚的，
全是小鯽魚、小羅漢狗子這樣的小魚。這樣的小
魚就適合用鹹菜燒。那時候我父親一輩兄弟四個
都分家了，祖父的魚弄得多時，每家都會分一些
。我們家分到魚後我就會說： 「鹹菜燒小魚鹹菜
燒小魚。」接着就把小魚拿到河邊水跳板上去劏
洗，儘管小手凍得水紅蘿蔔頭一樣，但就是不覺
得冷。

魚打理好拿回家來時，母親已經把鹹菜洗好
切碎，什麼都準備好了。鹹菜是經霜後的芥菜醃
製的，家家都有一缸。接着在鐵鍋裡放少許的油
，略將小魚煎一下後，放適量的水，拍一塊老薑

，剝幾個大蒜，然後放進鹹菜，再輕輕翻炒幾下
，蓋上鍋蓋燜一會。這時就見鍋沿四周霧氣瀰漫
，那香氣就張狂地隨着霧氣冒出來，溢滿一屋子
，我只好使勁地嚥涎水……

幾十年無緣這樣的美味了！今天我親自下廚
，按照小時候的做法，做了一大盤鹹菜燒小魚。
魚肉裡滲入了鹹菜的清香，或者叫青香；鹹菜的
品格得到了脫胎換骨的提升。妻說好吃，女兒說
好吃，我更是比平時多吃了一小碗飯。

最後還剩下些鹹菜小魚湯，我特別關照不要
倒了，我要留着下頓吃 「魚凍」呢。這道鹹菜燒
小魚，一點不說假話，我吃出了童年冬天的味
道！

秋上在鄭州觀看一場重陽節晚
會，發現一位 「洋面孔」：他兩次
登台，先與中原藝人合演小品，又
演唱中國歌曲，表演很成功，普通
話像模像樣。

後得知此人叫克拉克，曾在鄭
州大學留學，畢業後不回美國，到北京跟人學相聲，
在中國演藝圈闖蕩，如今已在多部影視劇飾演角色，
且行情看漲。此番是應母校之邀來豫 「客串」的。知
情人說，克拉克屬於 「洋北漂」中的新秀了。

說起活躍在中國內地娛樂圈的 「洋北漂」，可謂
層出不窮新人輩出，最閃亮的明星當屬 「一笑成名」
家喻戶曉的大山了。大山是繼白求恩之後國人最熟悉
的加拿大人，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鍾情令人感動，贏
得 「洋笑星」和 「中國通」的美譽。

大山的成名充滿傳奇。他一九六五年出生於加拿
大渥太華，原名馬克‧羅斯韋爾（Mark Rowswell
），其祖父母曾於一九二二年來中國行醫，在河南商
丘聖保羅醫院坐診，與豫東百姓結下深厚友誼。祖輩
這段經歷使大山從小對中國抱有好感。一九八四年大
山考上多倫多大學東亞系主修漢語，畢業後獲全額獎
學金到北京大學進修中文，取中國名 「路世偉」。

一個偶然機會，路世偉參演的小品《夜歸》被一
九八九年中央電視台元旦晚會選中，他因出演主角
「大山」而一炮打響，於是他乾脆改名 「大山」，跟

姜昆說相聲，從此改變人生軌跡，還娶了一位中國媳

婦。二十年來大山頻頻亮相內地影視和各種晚會，成
為婦孺皆知的 「洋笑星」，還榮膺第六屆 「北京十大
傑出青年」和河南商丘市 「榮譽市民」等稱號。

二○○五年他在電視劇《宮廷畫師郎世寧》中飾
演著名意大利畫師郎世寧；二○○六年在話劇《紅星
照耀中國》中主演美國名記者埃德加‧斯諾……憑藉
自己的天賦與勤奮，他成為 「洋北漂」中人氣最旺的
明星。如今大山更成為中加友誼和中外文化交流的使
者。二○○八年他當選加拿大政府京奧特使；今年五
月筆者在上海世博園見到大山，其身份是加拿大國家
館官方總代表。那天他一身筆挺西裝，繫着彩條領帶
，在加國皇家騎警簇擁下登台為加拿大館剪綵，並用
字正腔圓的漢語、流利的英語和略帶浪漫氣息的法語
，宣布加拿大館正式開館。

說起大山的成功，不能不提其師傅姜昆和中國煤
礦文工團相聲名家丁廣泉。丁廣泉不僅培養了大山，
還培養出南斯拉夫的卡爾羅、坦桑尼亞的阿瑪爾、德
國的赫連璐、美國的莫大偉、郭安瑞和英國的大牛、
喀麥隆的捷蓋、貝寧的莫里斯、愛爾蘭董默函和法國
李霽霞等三十餘國數十位洋弟子，這些 「洋北漂」在
丁廣泉悉心栽培下，頻頻在中央和地方電視台說相聲
、演小品，大受中國觀眾青睞。

「洋北漂」中最著名的女性，當屬來自美國波士
頓、原籍愛爾蘭的漂亮女孩凱瑞（Kerry Berry
Brogan）了。凱瑞從小在美國學表演，十六歲時因一
次文化交流來華訪問，從此愛上中國。不久凱瑞自費
赴北京戲劇學院表演系 「插班」讀了一學期，後返美
深造。但中國文化令她魂牽夢縈，很快她又重返北京
，開始在中國演藝圈嶄露頭角。滿懷對中華文化的敬
畏與垂青，凱瑞演戲從不挑撿，無論古裝劇、民國戲
還是現代戲，她都參演。

她苦練漢語，練就一口漂亮的 「京片子」，還學
會不少方言。由於她演戲投入，每每一次過關無須重
拍，博得了 「凱一條」的美譽，很多導演都說請凱瑞
拍戲最合算，省時、省事又省錢。短短幾年間，從
《鹿鼎記》的索菲亞公主到《利益與時代》的女間諜
、《延安頌》裡斯諾夫人、《微笑圈》裡京奧志願者
、《新四軍女兵》中戰地記者……凱瑞參演了五十多
部影視劇，博得 「史上最牛的洋妞」美稱。今年凱瑞
更是片約不斷不亦樂乎：剛與葛優等聯袂為影片《氣
喘吁吁》做完宣傳，又在電視劇《八兄弟》、《草根
王》、《娶進來，嫁出去》中飾演主角，還去京郊懷
柔影視基地參演全球首部水下3D魔幻電影《人魚帝
國》，期間還去希臘領取歐美女人協會頒發的阿爾忒
彌斯女神獎……為此，美國《波士頓環球報》以《到
中國電影圈淘金》為題，介紹這位在中國娛樂圈一舉
成名的美國姑娘。

像大山、凱瑞這樣在中國娛樂圈打拚的外籍帥哥
靚女數不勝數，他們多是來華留學、遊學或訪問、旅

遊的青年，因為熱愛中國文化、鍾情表演藝術而自覺
加入 「洋北漂」行列。CCTV的《同樂五洲》、《星
光大道》、《漢語橋》、《外國人唱中國歌》等欄目
裡，不時可見 「洋北漂」的身影；在北京、上海、浙
江橫店、河北涿州等影視拍攝基地，也到處能見他們
的蹤跡。成功的 「洋北漂」已經有自己的經紀人，攬
活、談片酬、訂合同，均由經紀人搞定了。

《星光大道》是央視幾年前推出的一檔從 「草根
」選拔新秀的綜藝欄目，幾年來從《星光大道》走出
的明星不計其數，其中來自利比里亞的黑人青年郝歌
堪稱一匹 「黑馬」。

現年三十四歲的郝歌原名Uwechue Emmanuel，
曾是位航空機械師，因熱愛聲樂走上歌手之路，曾與
朋友組建一個五人樂隊，但利比里亞只有二百七十三
萬人，發展空間有限。 「音樂無國界」，他開始遊歷
歐美一些國家，二○○二年經一位朋友引薦來到中國
河南，在鄭州國際飯店等處一邊演唱、一邊學漢語。
翌年進軍北京，被北京巨大的演藝市場吸引，立志在
此一展拳腳。他說： 「到了中國就再不想離開了，在
北京的感覺就像回家，很溫馨、很美。」憑着對音樂
無法割捨的鍾愛和與生俱來的歌喉，郝歌在北京各大
娛樂場所 「走穴」，逐漸混出名堂。人們為他起了
「郝歌」的中國名，他驕傲地說： 「他們是希望我唱

出好歌！」二○○六年，朋友鼓勵他角逐《星光大道
》，果然一鳴驚人，現場無數歌迷舉着牌子高喊 「郝
歌郝歌，好好唱歌」。經過一輪輪激烈博弈，郝歌終
以無可爭議的優勢奪得年度亞軍，成為首位獲此殊榮
的外國選手。

郝歌的成功引起北京音樂界的關注，包括著名音
樂人劉歡。郝歌在《星光大道》節節勝利時，劉歡撥
冗前來探望，令郝歌喜出望外。劉歡給正在決戰《星
光大道》的郝歌很多指導，如演唱《冰山上的來客》
插曲《懷念戰友》，劉歡就給郝歌介紹電影故事背景
，幫他理解劇情，唱起來更有感覺。郝歌勝出後不久
，如願以償成為 「華藝星坊劉歡音樂工作室」簽約歌
手，出了專輯，還與劉歡等在《同一首歌》等綜藝節
目裡同台演出。如今，這位黑人歌星迎來事業的黃金
期，還把妻女接到北京，他最大的心願就是加入中國
國籍，在北京買一處屬於自己的四合院。

「洋北漂」對促進中西方文化交流和中外友誼的
貢獻令人欣喜，也引起國外媒體的關注。美國《基督
教科學箴言報》曾報道說： 「如果你相貌堂堂，不乏
才華，又會講漢語，就忘記荷里活吧，中國的娛樂界
需要你！」 此文被許多西方媒體轉載。最近不少外媒
還聚焦今年三月成立的中國國家大劇院管弦樂團，因
為該樂團從全球二十七個國家和地區千餘名應聘者中
遴選出六十二位藝術精英，其中有十位 「洋北漂」。
近來，一部籌拍中的電視劇《北漂的老外》，也引起
不少外媒關注。

當然， 「洋北漂」的成功絕非 「一日之寒」，充
滿酸甜苦辣。語言關、生活關和東西文化差異，都為
他們的 「北漂」帶來挑戰和不便，加上外國留學生越
來越多，會說中國話、會唱京劇和中國歌、想當 「洋
明星」者越來越多， 「洋北漂」之路愈加艱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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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們
並
獲
悉
，
沒
有
任
何
一
個
心
臟
病
學

組
織
向
成
員
發
出
過
明
確
指
引
，
說
明
停
掉
起
搏
器
是
否
合
乎
道

德
，
和
什
麼
時
候
停
掉
起
搏
器
才
合
乎
道
德
。

（
這
在
上
月
（
譯
者
按
：
指
二
○
一
○
年
五
月
）
改
變
了
。

心
律
協
會
（R

hythm
Society

）
與
美
國
心
臟
協
會

（A
m

erican
H

eart
A
ssociatio n

）
發
出
指
引
，
宣
布
病
人
或

他
們
的
合
法
代
理
人
有
道
義
和
法
律
權
力
要
求
撤
除
任
何
治
療
手

段
，
包
括
植
入
的
心
臟
裝
置
。
指
引
說
，
關
掉
起
搏
器
既
不
是
安

樂
死
，
也
不
是
協
助
自
殺
，
可
是
，
不
可
以
強
迫
醫
生
違
背
本
人

道
德
價
值
觀
去
這
樣
做
。
在
這
情
況
下
，
醫
生
﹁不
可
以
置
病
人

不
顧
，
而
應
讓
一
位
願
意
執
行
這
程
序
的
同
事
代
勞
﹂
。
當
然
，

對
於
我
們
，
這
來
得
太
遲
了
。
）

二
○
○
八
年
春
，
情
況
更
糟
糕
了
。
父
親
常
常
對
照
顧
他
的

人
員
像
獅
子
般
咆
哮
。
我
在
加
州
的
家
裡
上
網
搜
尋
，
希
望
找
到

有
同
情
心
的
心
臟
病
專
家
，
和
找
人
在
夜
裡
讓
父
親
安
睡
床
上
。

心
力
交
瘁
的
母
親
開
始
向
父
親
呼
喝
，
兩
人
夜
裡
的
情
景
讓
人
心

碎
膽
裂
。
一
個
老
人
癡
呆
病
協
會
的
支
援
組
織
的
領
袖
建
議
我
們

兄
妹
三
人
一
同
飛
回
去
，
把
父
親
送
進
護
理
院
舍
。
這
位
領
袖
並

不
了
解
母
親
頑
固
的
意
願
，
沒
有
聽
她
講
過
她
結
婚
時
的
誓
言
，

還
有
她
對
父
親
的
愛
。

這
時
，
父
親
已
進
入
護
士
稱
為

﹁
衰
病
者
﹂
（the

dw
indles

）
類
別
，
即
未
惡
化
至
可
以
住
進
晚
期
病
人
收
容
醫
院

，
但
已
難
望
康
復
。
他
夜
裡
一
再
跌
倒
，
母
親
無
力
扶
起
他
。

（
四
之
四
，
全
文
完
）

再說時尚 商子雍
與
中
國
有
緣
的
羅
伯
特
．
勃
萊

余

剛

慣
例

郎
行
昕
江

演藝圈中􀎠洋北漂􀎡 馬承鈞

鹹
菜
燒
小
魚

趙
寬
宏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星期二

起搏器，傷透了父親的心
卡特．巴特勒（Kay Butler）文 蕭雪樺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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